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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性写作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湖南“新湘语”诗群最初出现在
２０００年，以“新湘语”诗歌论坛为集结地，以湖南本土诗人为主体，以“口语诗”创作为主导风格，作品具有
鲜明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其创作已在省内外诗坛产生了一定影响。“新湘语”诗群的

主力诗人有庄宗伟、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车攻、吴投文、米汤、用轻功、玄子等，

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诗人。“新湘语”诗歌的出现，强化了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是一种值得学界关注的

地域性文学创作。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新湘语’诗歌”专辑，特邀请６位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对“新湘
语”诗歌创作进行探讨，以期深化对这一诗歌创作流派的研究。

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吴投文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诗歌具有特殊性，其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意、充分彰显
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厌倦诗歌的“宏大叙事”，追求把诗歌的在场感、地方

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中，具有一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新湘语”诗群的写作既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诗歌格局，也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全国诗坛影响力的整体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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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投文：地方性写作视域下的“新湘语”诗歌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南的诗歌在发生新的变
化，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湖南诗歌的地域性特征开

始引起诗坛的广泛关注，地方性经验在湖南诗人的

创作中成为一个鲜明的风格性印记。湖南的诗人

往往显得非常低调，在他们的血脉里跃动着一种特

殊的楚人气质，他们的创作在寂寞中显出沉实的底

蕴，以一种不事声张的写作姿态进行纯粹的艺术创

造，彰显出独立的形象。一般地看，湖南的诗歌存

在着被低估的情形，但在互联网语境下，原来的遮

蔽也有所淡化。在新世纪以来湖南涌现出来的几

大本土诗群中，“新湘语”在创作风格上最能代表湖

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对新世纪以来地方性写作的

兴起具有某种先导性的影响。大体上说，这是一个

以“口语诗”为主导风格的创作群体，不过，与国内

诗坛流行的“口语诗”形成对照的是，“新湘语”诗

歌是一种地方性的“口语诗”，具有非常鲜明的湖湘

地域文化特色。

“新湘语”诗歌最初的集结性出现是在 ２０００
年，当时金色山庄、七窍生烟、研磨机、横、玄子等湖

南诗人经常到杨黎主持的“橡皮”论坛贴诗，受杨黎

的影响，他们所写的都是口语诗。后来“橡皮”论坛

关闭，他们谋划着打出“新湘语”的旗号，以湖南的

口语诗人为主体申请了一个免费的网络论坛，这就

是２００３年开张的“新湘语”论坛。这个网络诗歌论
坛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集结地，比较活跃的诗人

有金色山庄、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

紫梧、折勒、车攻、阿披王、米汤、用轻功、玄子、刘双

红，等等，都是湖南土生土长的诗人。在湖南本土

诗人之外，也有一些外省乃至海外的华裔诗人加入

到“新湘语”论坛中来，这些诗人可以看作是“新湘

语”的外围，这些诗人是宋晓贤、徐小爱克斯、余毒、

阿斐、风妞妞、阿谁、Ｌｉａｗｓｔ、一莲，等等。与湖南本
土诗人一样，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诗歌写作的地

方性，追求诗歌语言上的实验性，往往把个体的情

感体验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表现出来。此外，

“新湘语”诗群的写作也有某种复杂性，一些诗人把

现代性经验融入到个体的生命体验中，表现出果决

的先锋性的写作趋向，与充满地方性经验的写作相

映成趣。“新湘语”诗群举行过一些内部诗歌活动，

经常有小范围的同仁性的聚会，２００８年出版过一部

５００余页的诗选《新湘语》。这本“新湘语”诗选主
要收录“新湘语”本土主力诗人的作品，金色山庄、

七窍生烟、当、研磨机、横、黄二、哦该、紫梧、折勒、

车攻、阿披王、米汤等本土诗人都有大量作品收入

该书，“新湘语”外围诗人的作品也占一定的篇幅，

杨黎、金色山庄、黄二等人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和诗

学随笔也收入其中。这本“新湘语”诗选可以看作

是对“新湘语”诗群创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里面包

含着一个谱系性的结构，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新湘语”诗群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按照“新湘

语”主力金色山庄（庄宗伟）的说法，就是要写出

“我们理想中的新湘语诗歌”，具体表现为“介入当

下场景的独特视角、对母语（也即当代湘语）的独到

把握、非常空灵的（也即诗意的）述说方式、平民式

的浪漫”，［１］５２９要求诗歌“小说，小声地说”。［１］５３１“新

湘语”诗群的写作比较接近“民间写作”的立场，对

诗歌的“宏大叙事”充满厌倦，追求把诗歌的在场

感、民间性和个性化统一在日常生活的诗性视野

中，把看起来毫无诗意的日常生活转化为平民式的

浪漫。诗群中的几位主力，如金色山庄、七窍生烟、

横、哦该和研磨机等人都很认同杨黎的“废话写

作”，他们的创作往往抽离“意义”对生活本身的遮

蔽，凸显出日常生活诗性的然而又是琐碎的“无意

义”状态，这与杨黎有某些一脉相承的地方。不过，

真正构成“新湘语”诗歌自身特色的，还是在于“湘

味”的呈现和地方性特色的发掘。“湘味”体现在

极具特色的“母语”上，也体现在诗歌描述的对象

上。大量的当下场景和即时性体验进入诗歌，这些

场景和体验都是亲切可感的，大都显示出原生态的

地方性特色，具有日常生活的内在诗性质感。［２］

金色山庄（庄宗伟）是“新湘语”理论的主要阐

释者，也是“新湘语”诗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的

《走出围城的新湘语诗歌》是一篇关于“新湘语”诗

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他在此文中这样界定“新湘

语”：“新湘语，按其字面意思，应理解为新鲜的、活

在人们口头的湖南话。”［３］这也是他自己的创作追

求，他的诗歌具有浓郁的“湘味”，在某种程度上可

以代表“新湘语”诗群的主导风格。金色山庄的诗

大都流连于生活的细微处，他往往能敏锐地在细微

处发现日常的诗意和精彩，对宏大的事物充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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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惕，因此，他的诗是典型的“小说”，在“小声地

说”中抵达自我的内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诚实

的写作，在细微处并不回避生活的复杂性。他的诗

纯粹、精到、近乎透明，对于日常诗意的捕捉具有惊

人的敏感，以直接的方式呈现生活的复杂形态，对

于生活的隐秘性质有独到的发现。他的诗《万年后

的事情》是口语化的，却有一种高度抽象的意味，在

时空的流转中揭示出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同时有

一种神秘的况味，是一首难得的好诗。

哦该在“新湘语”论坛是一个活跃分子，他贴的

诗可能最多，有时一天就可以贴十几首出来。另一

个贴诗最多的诗人是七窍生烟，也是一溜烟的功夫

就可以贴出几首来。当然，诗歌数量的多少对诗人

并没有实质性意义，说到底还是要看诗的质量。哦

该和七窍生烟都是有自己艺术立场的诗人，对写作

是不肯马虎的，都追求把诗往某种高处写。可能每

一个诗人都有自己心中的高处，但哦该和七窍生烟

心中的高处却和别人的有些不同，别人写别人的，

他们写他们的，他们追求另开一途的写作。哦该的

写作中有一些特异的因素，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写作

印记，而且是“新湘语”的写作印记。比如他的一首

《真的下雪了》：

昨夜的雪

在梦里

下了一晚上

今晚的雪

是真实的

不过

只在故乡的

马路上

斜斜地飘了

十分钟

哦该的诗与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几

乎全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中掘来，以素朴、自然、诚

实为基本特色，然而不是停留于日常的实写与描

摹，而是“在司空见惯的日常状态中呈现出隐藏的

诗意，以一种近乎自白式的晕眩与迷恋让人感

动”。［４］对于诗，他的体认显得较为平实，但也许更

贴近诗的本质，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诗观：“诗就是

诗，万物皆可入诗，主张反映当代生活，从客观具象

进入，主观通过客观具象表现；反对主观入诗和抽

象化的假大空式写作。”［５］他的这首《真的下雪了》

一诗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把一场雪下得恰到好

处，没有多余的语句，意象空疏却显得坚实，是对自

己诗观一次极好的实验。

折勒的诗里似乎荡着一个恍惚的梦境，他的诗

表面看来是写实的，其实有更深一层的用意。他用

两个声音说话，一个是现实的声音，一个是梦境的

声音，现实的声音是虚假的，梦境的声音才是真实

的。如《斑斓大虎》里的荒诞梦境，不过是现实的辐

射与转化而已，然而却不需要染指繁复的象征和运

用过度的技巧，而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呈现生活的

本相。这只梦中出现的斑斓大虎是一种威胁性的

力量，然而它并不比人更为可怕，诗人在惊慌中踢

它一脚，这不过是发生在梦中而已，诗中有一种潜

在的让人感到疼痛的紧张，指向梦境以外的世界。

诗人在《故乡》一诗中写道：“一个人不能没有故

乡，所以要离开此地”，这是让人感动的句子。诗人

的故乡其实永远在梦境之中，也只有在梦境中，诗

人的故乡才显得真实。折勒的诗表面上是柔软的，

其实是质地坚硬的，有一种内在的锋芒促人思索。

车攻的诗似乎游移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想象开

阔，句式特别，有一种内在的流动的气韵。《最后，

只与一只苍蝇有关》一诗，在诡奇的背景中展开，海

与苍蝇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具有喜剧性效应，诗

人的言说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具有荒诞

性的呈示中含有一种峻急的拷问。诗人说：“在悬

崖上我不得不／站得更加崇高一些／因南太平洋／而
开始考虑一些博大精深的问题”，从中也许可以发

现诗人某一方面的追求。车攻能较好地以艺术化

的方式处理复杂的生命体验，以一个苍凉的手势掺

杂异样的情绪，挽留生命中的过往事物，然而最后

留下的却还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和异样的情绪。

在“新湘语”诗群中，紫梧是一位富有才情的女

诗人，她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湘语”诗歌的

纠偏和补救。紫梧有良好的古典文学素养，对中国

古典诗词有特殊的钟爱，她的写作似乎是在古典诗

词的参照中获得一份特别的文化皈依感，表现出对

古典诗词意蕴的趋附和热情。紫梧的诗有着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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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腻和古典的衷肠，连那一份忧愁的气味也似乎

笼罩在唐宋时期的柔风细雨中。诗人用口语点化

古典的意境，自有一份才情，却也失落在一个过去

的时代里。《好望角》是现代版的鹊桥相会，《走过

咖啡屋》和《女人的卷发》是古典式的廊桥遗梦，都

在诗人的笔下翻成优雅的奇思妙想，把一份动人的

感念停留在读者的心里。诗人把一份现代的心情

撕成了两半，似乎在城市的广场放飞了李清照的声

声慢。应该说，在“新湘语”诗群的口语化写作中，

紫梧所找回的是一份特别的文化情怀，她的诗显示

出女性的温婉和秀逸的气质，呼应了新世纪诗歌回

归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写作路向。

当的诗有着一种宁静与平和的调子，贴着日常

生活的体温，往往以暖人的回味使人感动。他以一

颗敏感的心和一双清明的眼向生活凝眸，从生活的

细小处和纷扰的人事中发现隐含的诗意，绘出生活

的光色与内心的波动，文字是地道的口语并杂以湖

南方言，显出一种把生活当作诗的趣味哲学。他的

诗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一个较为开阔的层面上展

开，以叙事和对生活近乎陌生化的临摹作为基本的

结构方式，这使他的诗在令人感到熟知的一面外，

又感到惊异与新奇。他的诗《梦》是梦的实写，却不

是梦的复制，在梦之外还有一个实在的世界，连着

诗人内心的要求，驰骋在一片幻想的光影上。

用轻功的诗如他的名字一样，一招一式都用的

是舒缓腾挪的轻功姿势，在柔缓中显出拳脚的功

力。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在他的诗中似乎没有多余

的细节，对于诗意“一刹那”的提炼和凝聚，他的轻

功确乎是非常有效的。对情绪的精微把握和对情

绪中那一点思理的点拨到位，是用轻功诗歌的一个

重要特色。他的诗《户外》用寥寥几笔，把一种不可

言说的心境放大和拉远，结末的两句看似调侃，却

有悠长的韵味。《师大有条木兰路》和《南方县城

的少妇们》把心中晃动的幻念和一瞬间的失神处理

成一幅别致的图画，却又没有停留于画面的勾划

上，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隐秘，显出诗人难以测度

的内心涟漪。

与金色山庄一样，在“新湘语”诗群中，七窍生

烟也是一位重要的组织者，他的写作可能也最具代

表性。作为一个从网络起家的诗人，七窍生烟在此

之前已有一段相当长的创作历程，写的是那种看起

来很纯美的诗歌，诗中的意象属于传统的一路，这

种长时间的艺术积累无疑是他后来能够成功实现

创作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诗人易清滑曾在“新湘

语”论坛上发过一个很长的帖子，题目叫做《讲述生

活原汁的诗》，认为七窍生烟在开始网络写作后，诗

里几乎淡到没有一个意象，甚至连一个形容词也没

有，他的诗类乎一个人赤裸裸的日记，反映出一个

人在日常生活中肉体与精神相会和碰撞的基本状

态，显示出原汁原味的特色。这一概括自是一家之

见，但确实切合七窍生烟网络诗歌的一些重要特

点。七窍生烟的诗具有一种直接的在场感，口语的

运用圆熟到位，往往能把日常生活的状态以接近本

真的方式勾划在读者面前，诗人自己处身其中的生

活环境和日常状态在诗中呈现出一个无处不在的

诗性形象，因此，他的诗多呈现出温暖、明亮和素淡

的底色。朋友和亲人的名字如此大量而繁复地出

现在他的诗中，这是我感到奇怪的一个现象，却又

感到这使他的诗散发出一种有着特殊亲和力的气

味。同时，七窍生烟能较好地处理在场与不在场的

关系，在日常生活的在场与不在场的诗性形象之间

保持一种奇妙的平衡，通过在场的日常生活抵达其

背后深层的诗性内涵和诗性形象，揭示出不在场的

诗性本质更为可靠的真实性。他倾心于日常生活

诗意的再造与转化，由此构成其诗中在场与不在场

之间的内在张力，从中可以发现日常生活隐秘的诗

意和生活某一方面的玄秘性质，也由此显出七窍生

烟诗歌的独特韵味。他的《完整与不完整的》一诗

看似简单、直白，但在简单、直白之外，却有一种类

乎混沌的真实感和对于生命存在具有直觉性的体

认。七窍生烟的诗歌中有叙事性的一类，多把情节

或近乎情节的事件在一个想象的空间展开，游离于

梦幻与现实之间，如《一首伽太益帝国消失的诗》和

《马达加斯加的千金子滕》等，则显出别样的情趣。

七窍生烟的诗歌产量巨大，是喷发式的，也许适当

的沉潜与节制是有意义的。他是口语诗的一员大

将，在湖南开风气之先，影响所及，一批湖南诗人在

口语诗写作上形成波澜之势，这是特别要提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优秀的“新湘语”诗人那里，

还呼应着湖湘文化奇异诡变的内在魂魄，彰显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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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骨子里的那种诗性浪漫。为凸显“新湘语”之

“新”的地域文化特色，像七窍生烟和哦该等人还尝

试用当代湘方言写作，或者把当代湘方言与日常口

语杂揉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多层次感的语言扩展

性效应，可以带给读者某种新奇的语言体验。［６］尽

管这种语言实验可能不宜推广，但作为一种地方性

诗歌的语言技术路线仍然凸显出对诗歌语言的某

种特殊理解，实际上延续着新诗草创时期刘半农等

人的方言歌谣写作，不过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转化

为一种隔代呼应而已。

在新世纪诗坛的地方性诗歌写作中，“新湘语”

诗歌具有特殊性，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挖掘日常诗

意、充分彰显地方色彩的创作追求。在有代表性的

“新湘语”诗人那里，他们的创作似乎具有“目击成

诗”的特点，往往出之于随意，信手拈来，却显出诗

人的至情至性，从中不仅可以发现这些诗人基本的

艺术选择，而且可以发现他们内心的洁净与轻微的

波动。诗人的人生姿态是凡俗的，却在凡俗中显出

诗意的光辉，另一面又是超然与疏离，在超然与疏

离中抗拒现实的功利原则，还原内心的真实，接近

诗人自己理想中的法则。这些诗歌的触须联结着

生活的隐秘和诗意，在不经意中把一种人生的信守

安置在心灵的最高处。这些诗歌的精神印记是充

分个性化的，诗人对于生活的敏锐与敏感，在这些

诗歌中以一种别样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新湘

语”诗人中的多数，并不属于诗坛具有聚光效应的

人物，然而他们沉默与充实的写作却处处显出一种

踏实的品格。

“新湘语”诗群的写作在丰富中显出个性，每一

个诗人的面孔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许像他们本

人一样真实。平凡、自然与诚实是凡人的品质，也

是艺术应当具有的品质。凡人的艺术似乎更应该

执着于这种凡人品质的诗性挥发，与圣人或自命为

圣人的高头讲章区别开来，但也不能落入琐碎的趣

味和任性的自恋，把一己的天地放大成世界的全

部，对于存在的基本承担和瞩目文化创造的诗性情

怀应当也是凡人艺术的内在要求，而这恰恰是这一

时代的艺术与诗歌的软肋所在。“新湘语”诗歌大

约也属于凡人的艺术吧，属于真实、素朴和自然一

路的创作，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个丰富的世界，看

到的是诗人对日常诗意的忠诚和湖南诗歌富有地

方性的一脉，然而也有满足于趣味写作的琐碎和凡

庸，在诗歌的内在品格上显出有过于虚弱的一面。

从总体上看，“新湘语”诗群迷恋“小说，小声

地说”的艺术趣味主义，到底显得格局不大。一些

诗人满足于日常生活原生态的复制性写作和对于

日常生活的碎片式呈现，在一般读者看来，具有明

显的非诗化倾向，也由此饱受争议。在经过一段时

间的热闹之后，“新湘语”诗群呈现出后继乏力的疲

态，大概可以从中找到原因。“新湘语”诗群具有一

定的网络号召力，对湖南倾向于口语诗写作的诗人

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集结在“新湘语”诗歌论坛的

诗人似乎都表现出某种特别的诗歌癖好，这对强化

湖南诗歌的地方性特色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这种

地域性写作无疑有利于形成湖南诗坛良性互动的

诗歌格局，有利于新世纪湖南诗歌在诗坛影响力的

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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